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房子的一楼地板基本是泥地。泥地，顾名思义，为泥土夯实

而成。讲究的人家还会加一点石灰，以增加坚实度。做泥地省钱，基本是人工。做地

那一天，应是非常热闹的。有的用石柱（呈四方棱台，上插木柄）舂打，有的用捶衣杵敲

打。到处是啪啪啪的声音。每一处被捶打得瓷实闪光，才算完毕。但泥地很黏，不易

清扫。过一段时间，过道上会高出一层，这便是鞋子带来的泥巴沾上的。如是遇到暴

雨天气，水冲了进来，泥地几天不干。粘上鞋底的泥，会随着人的走动，留在楼梯上、二

楼的楼板上。没过多久，到处都是黄黄白白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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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地也容易损坏。用扫帚清扫，稍用力

一点，就会涌出一些泥沙。有时，母鸡觅食，

用爪子拨动几下，地面会挑出一个小凹陷来。

后来，流行水泥地。这是泥水匠的活。

一般要做两层。先用粗砂、渣子拌水泥，做成

粗坯；然后将细沙和水泥搅拌，抹平抹光。接

下来的几天，就要浇几次水，以防止水泥地开

裂。水泥地比泥地坚固，而且平整光滑。卫

生打扫也容易多了。不足之处是容易受潮。

用拖把拖地也很吃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流行磨石子地。小舅家造房子，做的就是磨

石子地。

这一种复杂的活儿，似乎有点像叶圣陶

在《景泰蓝制作》所写的。磨石子地的材料有

白石渣子、白水泥和各种染料等。先是掐丝，

磨石子师傅按照设计图，用扁铜丝将房子地

面划成许多小块。边上的，长而狭窄；最中间

的，是几只熊猫的复杂图案；其他地方的，便

是正方形。然后是填料，将白石渣、白水泥添

上某一种染料，加水搅拌，倒入一个个框架

内。每加满一个，就用泥夹子抹平。几天后，

便是打磨。工具为磨石子的机器。当金属磨

盘与水泥、白石渣等接触时，尖利的声音便响

了起来。随后，用以冲刷的清水变成黄浊，流

淌开来。等磨到没有尖利的声音发出，那个

框架就算打磨好了。等整个房间的地板打磨

好时，整个地面像抹了油似，晶莹透亮。又像

是一件由各种色块编织而成的艺术品。而每

一小块里，磨出各种平面的白石渣，镶嵌在蓝

色、黄色，甚至黑色的背景里，如繁星一般。

磨石子地成本高，但物有所值。除美观外，还

容易保持卫生。不管什么脏物，拿拖把往地

上一拖，马上光洁干净。而且异常牢固，十几

年过去，几十年过去，没有一处损坏。

二十一世纪初，到我造房子时，用的基本

是地砖、花岗岩和木地板。相对于磨石子，铺

地砖和花岗岩工序较为简单。铺地砖的人，

拿掺和着水泥的细沙铺平地面，然后舀上水

泥浆，放上地砖或花岗岩，四脚用皮锤子敲平

就可以了。地砖或花岗岩规格多样，价格高

下悬殊。高的一个平方米几百元，低的几十

元。平整，容易保洁。尤其是优质地砖，拖把

拖一下，亮晶晶的，似乎能照得见人的影子。

而且，寿命长久，一旦贴好，基本不大更换。

木地板材料，更为高级。一般为贵重实

木。铺木地板也须专业人员。先要搭好五厘

米左右高的龙骨架子，然后将一条条木地板

紧密地钉在架子上。它们有木纹，光洁，不上

潮。脚踏上去，又有弹性和震颤感，舒服极

了。地板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它的

背后，便是国家的日趋富强，人民生活的日益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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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家人正在一家饭店的大厅开心地吃

饭，突然一阵久违的音乐声响起，是唱戏的锣鼓

家伙什。我们的注意力瞬间从美味的菜肴转移

到大厅中间的简易舞台上。原来是饭店特地安

排的助兴节目，开场的是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台上已经站了个帅气的“董永”，还有个美丽的

“七仙女”，一开口便是那熟悉的唱词“树上的鸟

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年轻的演员唱得

很好，很有那种味道。听着听着，戏声仿佛长了

翅膀，飞到城市上空，飞过高速，跨过桥梁，飞向

了美丽的桐城，飞回了我久久不曾忘记的童年。

黄梅飘香黄梅飘香 安徽合肥 秦秀文

黄梅戏对于桐城人来说，即使天天听的都是相同的片

段，也是百听不厌。桐城人爱黄梅戏，是全民的爱。那

份喜爱，别处人是很难体会的。田间地头、屋前灶下，

随处可听“呀子咿咿子呀”的声音。唱的人解乏，听的

人享受。而每当有钱人家有喜事，请个戏班子来唱上

几段，可谓是极大的荣耀了。附近的乡邻，不管白天干

活多累，甚至是第二天清早要出远门，准会牵着孩子扛

着板凳早早来到戏场。忘了带板凳的，自己会主动找

个“制高点”，于是，戏台旁边的窗沿、草垛，甚至树桠上

都坐满了人。这不是哪一家而是当地所有人的盛事，

戏台下从来都是水泄不通。戏台是非常简易的，几个

板凳撑起几个门板就可以，甚至光秃秃的一块空地也

能将就。童年的记忆中，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和大人们

一起跑很远的地方去听戏。戏的内容，当时于我是不

太懂的，我兴奋于那热闹的氛围。每次听戏，大人们坐

着听，孩子们肯定是闲不住的，到处跑，从舞台前跑到

舞台后，从最前排钻到最后的位置。大人是不用担心

孩子跑丢的，不管认不认识，善良的乡邻们一定会照看

好每一个跑到身边的孩子。结束时如果孩子不在身

边，只需大喊一声孩子的名字，总会有人把孩子送来。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从来就没听说过有孩子失踪的事

情。渐大点每次听完戏，第二天到学校，我们就会模仿

着戏中的人物来一段，羡煞没去看的同学。记得一次

晚上去隔壁村看戏，其中一场戏是“王小六打豆腐”，于

是，好长一段时间，“怎么啦？眼睛掉进灰里啰。啊？

灰掉进眼睛里去啰”便成了同学们最喜欢的玩笑。

如今，离开家乡已经多年，再也没有现场听到那带

着浓厚乡音的黄梅调了。听说，老家已经很少有人请

戏班子唱戏，请了也不会有人扛着板凳去听。但乡亲

们照样喜欢黄梅戏，在电视上搜寻，在电脑、手机上搜

索，也有人在手机上搜好后再在电视上投屏。看着、听

着，时不时还要跟着屏幕中的人物一起哼几句。没有

了乡亲们从十里八乡聚在一起的场景，不能体会到人

头攒动的气氛。我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导致的文化

领域的不再贫乏，还是社会竞争的压力使得人们对娱

乐的激情减弱。于我，还是怀念大家聚在一起听戏的

感觉，在我的骨子透着对黄梅戏的喜爱。

舞台上的《天仙配》已经唱结束，接下来的是一段

“动物”秀。人穿着动物的衣服，模仿动物进行表演。

较之前的黄梅戏，孩子明显喜欢这个节目，与其他吃饭

的小朋友一起挤到台前与“动物们”打招呼，那兴奋劲

就如同我们看到黄梅戏表演的当年。

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是“山野吹来的风，带着泥

土香”，那份特有的唱腔所饱含的韵味是普通话所无法

演绎的。它已然成为桐城，乃至整个安庆地区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的图腾。听黄梅就好比看到安庆人，看起

来委婉含蓄，待人却是简单真诚，时间越久，越能让人

感受到那份韵味与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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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天鹅湖畔的出版系统的书香苑小区里活跃着一个“昆曲研习小组”，每个周

日、周四上午，从小区活动室里传出悠扬的笛声和袅袅的唱曲声，那软糯婉转的曲调

吸引了窗下路过的人们伫立倾听，有懂行的人会心地赞道:是昆曲，百戏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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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小组活动有一年多

了，领头的是安徽文艺出

版社原总编、编审裴善明，

参加活动的都是各出版社

退下来的老编辑，也有远

道而来的省文联、安大的

作家、教授。昆曲发源于

14世纪时的苏州昆山，俗

称昆山腔，用的是中州韵，

在咬字归韵上要求特别

高，裴善明一字一句地

教。昆曲的乐谱用的是中

国古老的工尺谱，掌握起

来很难，裴总一遍又一遍

不厌其烦地教唱，先吹笛

子定调，放下笛子再来教

谱，很辛苦，大家尊崇地喊他裴老师，他总是

笑称，大家一起唱曲寻求快乐，有益健康。

多年前，裴老师身患尿毒症，置换了一个

肾。他说，国家级出版项目《昆曲艺术大典》

给自己的出版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这一出

版项目由中国百余位专家学者历经十余载苦

心整理编撰。他作为责任编辑，历时八年完

成了一套《昆曲艺术大典》149卷的编辑出版

工作，2016年 12月13日在京首发，荣获第四

届政府出版奖图书奖。随后他光荣退休。正

是在编篡过程中，他耳濡目染学会了唱昆曲，

爱上了这个中国古老的艺术。

“书香苑”小区里除了昆曲研习小组，还活

跃着朗诵小组、合唱团等等，在重阳节的小区

联欢中，各个小组都拿节目上去，唯有昆曲研

习这朵传统文化艺术之花显得格外绚丽夺目。


